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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� � �历史不容置疑，更
不能遗忘。

1937 年 12 月 13
日，侵华日军攻入南京
城，对我同胞实施长达
40 多天灭绝人性的大
屠杀，30 万生灵惨遭杀
戮，留下人类文明史上
最黑暗的一页。

84 年过去了，很多
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
已离开了我们， 现在，
登记在册在世的幸存
者仅剩 61 位， 他们都
已步入耄耋之年。

第八个南京大屠
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
前夕，几位幸存者讲述
了 84 年前的亲历。

跨越 84 载岁月，
伤疤可以淡化，伤痛无
法遗忘。

� � � � 1937 年，路洪才 5 岁。 日军入侵
南京前，一些外地难民来宁避难。 路
洪才说， 家人觉得待在家里也不安
全，决定向西逃难。但奶奶是小脚，不
能长途跋涉，母亲当时大肚子，已经
快要临盆，小妹妹才两岁，两个双胞
胎小舅舅才 3 岁，外公外婆身体也不
好。 最终，一家人决定由父亲带路洪
才和大舅逃难。

留下的人在家门口菜园里挖了
一个地洞，躲在里面。一天，一支日军
小分队闯进院子，烧了家里的两间草
屋，发现了地洞，一阵刀刺枪扫之后，
路洪才的外公外婆、 两个小舅舅、母

亲和妹妹，还有母亲肚子里还没出生
的孩子，6 口人 7 条生命全部遇害，
仅有洞外的奶奶幸存。

这时路洪才和父亲、 大舅 3人仍
在逃难。 后来，他们遇到一个老邻居，
他对路洪才的父亲说：“路老四， 你们
家出事了，你家人都被日本人杀了。 ”
路洪才的父亲当时就昏倒在地。

父亲醒来后，赶回家，家里仅剩
奶奶一人。“父亲挖开地洞，惨死的亲
人们抱在一起， 血和泥混在一起
……”路洪才再次红了双眼，“一家 6
口人 7 条生命，这个噩梦伴随我一辈
子。 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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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� � �“我家给日本兵杀害了 4 个人。
爸爸、两个舅舅，只有两岁的小弟，还
有我自己也受了伤……”南京大屠杀
幸存者谢桂英已 98 岁，回忆起 84 年
前的经历，老人仍忍不住痛哭。

谢桂英回忆，1937 年南京城破
前， 她家住在南京下关栅栏门 3 号。

“家里有爸爸、妈妈、哥哥、嫂子、还有
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， 我排行老
二。 ”

老人回忆，1937 年 8 月 15 日以
后，外面拉警报，日本飞机时不时在
南京上空丢炸弹下来。“日本兵进城
前， 母亲领着我们兄弟姐妹跑到六
合， 留下父亲在家里看门。 12 月 13

日，日本兵进城。 爸爸被日本兵杀害
了。 ”

这以后，谢桂英的母亲带着孩子
艰难度日。谢桂英后来经历了 3 次死
里逃生。 她擦拭着眼中的泪水，撩起
头发，指着清晰可见的伤疤处，喃喃
说道，“这是当年被侵华日军拖拽、撞
到石头上留下的伤疤。 ”

“尤其第三次”，谢桂英哭着说，
她没能躲过日军魔爪，躲在床下的她
被发现：“日本兵看到我， 把皮带解
开，我说‘洋先生，洋先生，我是小孩，
我是小孩’，但他还是不饶我……”谢
桂英哭着说：“可怜，我一个星期不能
吃饭，是母亲用米汤喂我。 ”

� � � �葛道荣，1927 年 7 月生。 1937
年，他家住在南京新街口管家桥 22
号。 他的舅舅王钧生在煤炭港工地
上被日本兵杀害。 叔叔葛之燮被三
名闯入家中的日本兵杀害。 舅父潘
兆祥被攻城的日本兵杀害。 而他自
己当年在汉口路金陵大学（今南京

大学）难民营内，被闯入的日本兵重
打耳光并用刺刀刺伤了右腿。

他回忆说，“叔叔葛之燮是一名医
生。 他以为日本人不会对救死扶伤的
医生做什么，决定留在祖宅看家。 可没
想到日本兵照样下手。 死的时候，叔叔
躺在地上，面目肿胀，全身是血。 ”

� � � �岑洪桂，1924 年生。 1930 年，父
母带着他和二妹、二弟、三弟，从苏北
老家逃荒来到南京， 住在汉中门外。
1937年 12 月， 日本兵进城烧毁他家
稻草房的经历，让他至今记忆犹新。

“稻草房被烧着了，我父母带着我
和二妹、二弟逃出来。当时还不满两岁

的三弟在屋内睡觉。我想进去救他，可
是日本兵阻止我， 三弟就这样被活活
烧死了。”岑洪桂难过地重复道，“就那
么被活活地烧死了。”日军一颗子弹从
妹妹岑洪兰的脖子边上擦过， 妹妹幸
免于难。岑洪桂自己的裤子被烧着，腿
部被烧伤，至今留有伤疤。

� � � �方素霞，1934 年 11 月生。 1937
年冬，她家里有 7 口人，奶奶、爸爸、
妈妈、两个姐姐、1 个哥哥，她最小。

“我母亲那时身怀六甲、奶奶裹
小脚。 爸爸带着我们逃难。 妈妈需要
人照顾，奶奶也要人照顾，我走累了，
不停地哭，要喝水，要抱抱。可是头顶
是日本飞机轰炸， 地上全是尸体，爸
爸急得满头大汗， 妈妈实在没办法，

就说，把我扔下。 ”方素霞记忆深刻，
小小的她在露天里哭得头晕眼花，耳
朵里被泪水灌满， 后来太累就睡着
了。天黑后，爸爸不放心最小的孩子，
又走回来几十里路找到她，抱回去赶
上一家人。 从此，方素霞的右耳落下
疾病，这些年来，始终听不清。“我恨
日本兵。 南京大屠杀过去八十多年
了，我现在夜里还常常做噩梦。 ”

� � � �南京大屠杀发生时，阮定东还是
个襁褓里的婴儿。爷爷阮家田抱着他
逃难时，被日军刺成重伤，可是他强
忍剧痛， 紧紧抱着还是婴儿的阮定
东，拼命爬上一条小船，过了长江后
实在支撑不住，倒在了江边，被家人
抬回六合， 不久就去世了， 年仅 47
岁。阮定东回忆，长大后，爸爸妈妈经
常跟他讲日本兵侵占南京前家里的
故事。“那时父母在南京开裁缝店，爷

爷在澡堂里跑堂。我父亲给爷爷生了
三个大胖孙子， 加上裁缝店生意好，
在那时候算是小康生活，但是日本兵
一来，把我们家轰炸得一贫如洗。 ”

阮定东说，他的孙子曾写过一篇
感谢爷爷的作文，令他深受触动。“孙
子说感谢我， 可是我想起我的爷爷，
他曾用生命保护了我。他的名字就刻
在纪念馆哭墙上。 我永远不能忘
记！ ”

� � � � 1937 年，陈德寿 6 岁。 家住南京
三山街。 他原本有个幸福的大家庭。
然而，日本兵入城后，一切都变了。

“我父亲看到街边着火 ，去救
火时被日本兵抓走，最后只留下惨
死的尸首。 我姑妈陈宝珠面对日军
侮辱，宁死不从，被恼羞成怒的日

军连刺 6 刀，倒地时，她想喝口糖
水，等奶奶端来糖水时，她已经没
气了。 ”说到此，今年 90 岁的陈德
寿忍不住直抹眼泪。 他说，后来奶
奶和妹妹因疟疾去世，母亲为了维
持生计被迫改嫁，留下他跟爷爷相
依为命。

� � � �刘民生，1934 年生。 南京大屠杀
前，全家搬进了难民区。

“日军进城后，有一天，他们开了
几辆车， 闯进我们躲藏的难民区，把
我们全部赶到广场上，男性青壮年站
一边，妇女儿童和老人站另一边。 那
时，我母亲刚生下我妹妹不久。 父亲
抱着我站在青壮年队伍。 我那时小，
不懂事，一直哭，日本兵冲过来朝我

刺了一刀。 至今我右腿上还留有伤
疤。 ”刘民生回忆，后来包括父亲在内
的男性青壮年全部被日本兵抓走，再
也没有回来。

家里没了父亲， 一家老小日子很
难过。“全家就靠我母亲一人干活维持
生活。 ”刘民生心痛地说，为了能让一
家人活下去， 爷爷托人把他送到孤儿
院，直到 4岁生日那天，才被接回家。

幸存者谢桂英：“那个痛啊不能碰”

幸存者葛道荣：“叔叔是医生，日本兵照样下手”

幸存者岑洪桂：“我眼睁睁看着小弟弟被活活烧死”

幸存者方素霞：“80 多年过去了，我到现在还时常做噩梦”

幸存者路洪才：“一家 6口人 7条生命被日本人残杀”

幸存者刘民生：“我哭，日本兵冲过来朝我刺了一刀”

幸存者陈德寿：“姑妈想喝糖水，还没喝上就断了气”

幸存者阮定东：“是爷爷用生命保护了我”

� � � � �“历史永不会被磨灭，和平应当珍爱。 ” ———谢桂英

� � � �“希望大家从历史中汲取教训，年轻人要努力学习，努力工
作，把我们国家建设得繁荣富强，以后再也不会被外人欺辱。 ”

———葛道荣

� � � �“我经常跟我的儿女讲，历史不能忘。再过三百年五百年都不
能忘！ ” ———岑洪桂

� � � �“我们要让子孙后代记住历史。 今天的和平生活是来之不易
的。 年轻人一定要珍惜！ ” ———方素霞

� � � �“只有把祖国建设得强大，才能得到永久的和平！ 过去之所
以受苦吃亏，是因为国家太弱太贫穷。 ” ———阮定东

� � � �“我希望在我们身上遭遇过的苦难，我们的子孙后代再不要
经历！ ” ———陈德寿

� � � �“只要我活着一天，就要不断讲下去。 让更多人知道这段历
史，不要忘记它。 ” ———刘民生

� � � �“如今的和平生活是多么可贵、多么幸福！ ” ———路洪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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